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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慕容
一直对自己的体型比较满意，

这么多年来没长胖，体重维持在 60
公斤左右，所以对步入中年的各种

“油腻”的症状比如脂肪肝、胆固醇

升高等毫不在意，认为这是胖子的

好善乐施，于我当年有着“剑客”称

谓的瘦人而言，前面这两位仁兄看

来这辈子是不会来找我化缘了。我

经常顾镜自赏：这个背影要是在街

上分明还是可以秒杀一众少妇啊，

可千万别回头，一回头，少妇成了大

妈，大叔的眼神就油腻了。

前段时间做了体检，各种数据

颠覆了我那良好的自我感觉，虽然

没有马上吃药打针的必要，但埋藏

在各个器官的“油腻分子”已经对我

发出了警报：高血压和糖尿病处于

临界状态；要是再不斩断啤酒和海

鲜的孽情，痛风不日将会找我。医

生的建议听上去千篇一律但悦耳动

听：改变饮食习惯，多吃蔬菜水果，

适当运动。情况虽不容乐观，但也

绝非积重难返。我决心加入“去油

腻”的大军，早晨爬公园，临睡还不

忘在墙壁上来个倒立。只吃大饼，

不吃油条，只喝不放糖的豆浆，把包

子皮吃了，包子馅留给邻居的狗。

我跟水果也较上了劲，以前削掉的

苹果皮现在可是清除自由基的宝

贝，至于那白花花的苹果肉，怎么看

都像五花肉……两三个月下来，我

呵气如兰，走路飘飘欲仙，去医院一

检查，胆固醇果然降下来了。但医

生见我瘦了很多，怀疑我有胃病。

当我如实汇报各种“去油腻”的方法

时，医生说，我叫你注意饮食，不是

叫你减肥，我叫你适当运动，不是让

你去练武打擂台。医生这么一说，

我果然有点体力不支，就要昏厥的

感觉，原来“飘飘欲仙”和“呵气如

兰”只是我的错觉，那是我身体里严

重缺乏蛋白质和脂肪，说话中气不

足，走路无声无息。医生说，你当下

最要紧的，是去掉思想里的油腻。

业余你去找一点你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读书旅游唱歌跑步，然后该吃

吃该喝喝。

我扳着指头，把身边的同学朋

友捋了一遍，他们有些什么特长，爱

好？平时又加入了哪些社团？这样

仔细的一检索，吓我一跳，有跑步

的，拉几个志同道合的成立了“悦跑

团”，近几年参加了不少周边城市的

马拉松赛事，估计各种奖牌都有一

抽屉了；有徒步旅行的，装备精良甚

至还有卫星电话，他们专门寻找那

些风景秀丽但未被开发的野山，身

上还不忘背一个箩筐，一路捡拾垃

圾，他们是环保志愿者呢；有喜欢摄

影绘画的，带着模特上山下乡走古

镇，各种老房子和古桥古树如数家

珍，不仅走过了那么多风景如画的

地方，重要的是队伍里永远不会缺

少巧笑倩兮的美眉；也有喜欢读书

的，成立了什么“理享读书会”，每周

都要搞个沙龙聚一聚，分享读书心

得，推荐若干好书，据说还被共青团

瞅上了，满满的都是正能量啊！在

这中间自驾游、房车俱乐部、野营都

是小儿科，有个女同学参加了旗袍

协会，有个男同学爱好皮划艇，居然

已经考出了教练证书。总之，他们

在“去油腻”的道路上已经玩出了水

平，壮大了队伍，提升了名气，看来，

要去油腻，首先得找到组织才行啊。

于是乎，兴致勃勃地给跑步的

同学打电话，同学说不是随便人都

能跑的啊，一周三次，每次十公里，

你要跑步，先递个投名状过来吧，明

天的路线是从奉化莼湖的翡翠湾出

发，沿着红胜海塘跑到宁海西店，大

约十五公里，要是你的耐力不行，同

学嘿嘿一笑，要是你落在了后面，荒

郊野外，北风呼啸，手机没有信号，

叫天天不应……我听得头皮发麻，

心想我运动天赋不够，找点静点的

社团还不行吗？于是我想到了一个

写诗的朋友，他成立了一个“诗人小

酒群”，诗人说，每星期要有新作两

首，最重要的是会喝酒，会须一饮三

百杯，与尔同消万古愁。所以我们

对进群的酒量标准有严格的限制，

啤酒六瓶打底，白酒六两，古越龙山

三瓶，红酒两瓶，不分性别，上不封

顶。我问，这是写诗呢，还是喝酒？

朋友暧昧地笑笑，以诗会友，以酒会

诗。

我又不是李白，本来业余也写

点诗，本以为找到了组织，却被不争

气的酒量刷了下去，既然动静皆不

宜，我只有脱离组织，在“孤愤”中去

油腻了。平日里或睹物思人，或触

景生情，人到中年，总有一些说不上

通透的感慨吧，那些吉光片羽，雪泥

鸿爪，原来就是所谓的“灵感”吧，有

时脑子会突然搭电，如有神助般地

飞来让我小灵魂颤栗的那么一句，

一回头，却已忘到九霄云外，为此我

懊恼不已，现在我都会及时地划出

手机里的“闪念胶囊”记录下来，以

便日后成诗。比如前几天的这一

句：“电灯，不是为了照亮黑暗，而是

为了将光明收回。”一直是藏着掖着

敝帚自珍的短句，那天手一哆嗦，就

在朋友圈上发了出去，还真有几个

人回复点赞的。在微信上有人晒美

食，晒恩爱，把生活过成段子，我晒

感悟，晒心情，把生活分行。渐渐

地，我被一些诗歌爱好者关注，也关

注了一些真正的诗人，不求诗艺有

所长进，重要的是精神有了寄托，情

感得到了升华，文字有了共鸣。

年底在朋友圈，我看到一个诗

歌编辑的征订信息，里面列举了男

性去中年油腻的各种步骤，第一条

就是“不戴各种串”，我忍俊不禁地

在心里加了一句：“不烤各种串”，然

后兴致勃勃地看了下去，“别跟小姑

娘讲人生沉浮大道理”“不拉良家妇

女下水，不劝失足妇女从良”这样的

金句比比皆是，心想能够做到以上

几十个步骤的人，自然圆滑通透洒

脱，简直就是极品大叔人生大赢家

啊。当然最后一个步骤才是重点:
最重要的是订一份 2018年的某某

诗刊，提升自身文学品味，过健康艺

术生活，优雅而礼貌地老去。

我已然中招，乖乖发了红包过

去。

在“孤愤”中去油腻

􀴁陈峰
农历腊月初头，按俗例掸尘、

磨汤果粉、舂年糕、炒瓜子花生，

等到廿三夜吃过祭灶果过完小

年，滚龙灯的队伍便浩浩荡荡地

进村了。

小孩子最喜欢赶闹热，跟在

队伍后面看稀奇，趁大人们不注

意的时候，摸一下龙，迅速缩回

手，仿佛那龙真的会咬了手。

舞龙队一般由村民自发组

成，一行十几人，走村串巷，赚一

点外快。分帖子的带头，察看谁

家新起了房子谁家是新婚的人

家，确定后，站在那家人的道地，

“嘭砰”放个炮仗，“当当当”敲几

下锣鼓，高喊几句吉利话，引主人

出来，递上印有龙会名字的毛边

红纸或毛边蓝纸的帖子。如果看

到主人家神情赞许，立马示意舞

龙队起舞。只见他们串行或盘

动，轻巧地过龙身，左右腾跳，套

头龙、龙脱壳、龙翻身、圆跳龙、弓

背龙、龙戏尾、龙出首、滚沙龙、龙

钻尾等等，那叫一个好看。人群

中爆发出阵阵叫好声，说着这套

龙滚得真结棍啊。龙头一停，龙

身龙尾缓缓收梢，带头人中气十

足，喝上一声“恭喜发财”，主人家

欢欢喜喜递上钞票。小孩子跟着

舞龙队各处看热闹，到饭点也叫

不回来，大人也只好随他们去

疯。这样的情景要持续到元宵节

后，舞龙队才告解散，等待翌年的

到来。

布龙在奉化有 800 多年历

史，据《奉化市志》记载，南宋时

期，奉化境内已有舞龙，俗称滚龙

灯或盘龙灯。奉化龙以山竹制成

骨架，以布料做龙身、龙面，故名

布龙。最初的布龙，只是将稻草

捆扎起来做成龙的形状，慢慢地，

村民们在龙身上覆盖了一层当地

出产的土彩布。后来，随着生活

水平和审美情趣的提高，龙身蒙上

龙肚布，染上色彩，印上龙鳞，装上

龙爪，使原本简陋呆板的土布龙更

加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常听老人说起奉化历史上的几

次舞龙盛况。1946年农历正月十

三上灯日，有 108个农民舞龙队在

大桥金沙滩举行庆祝抗战胜利舞龙

大赛。那一天，观者人山人海，舞者

争奇斗艳，一比高低，条宅布龙技压

群雄，夺得“活龙活现”锦旗；1947
年正月初二，条宅舞龙队到溪口舞

龙，适逢蒋介石和蒋经国回家度假，

便派人邀请至丰镐房表演，博得满

堂彩，蒋经国夫人蒋方良给了赏钱，

从此条宅舞龙队声名更加显赫；

1955年，奉化布龙首次参加第一届

民间音乐舞蹈比赛，技惊四座，轰动

了神州梨园，周恩来总理观后赞叹

不已，说道：“这条布龙可以代表国

家出国。”

闲时，老人们在绿荫如盖的香

樟树下谈天说地，说起奉化的几支

舞龙队，唾沫横飞，各说各有理。在

他们眼中，每个乡村的舞龙队个个

生龙活虎。其中有一个老人年轻时

舞过龙头，说到激动处，站起来，仿

佛手上真有一条龙可挥斥方酋，边

说边示意：要想舞得活舞得圆，就要

把盘、滚、游、翻、跳、戏的套路烂熟

于心，速度要快，形变龙不停，龙走

套路生，人紧龙也圆，龙飞人也舞，

要一气呵成。老人说得头头是道，

列位看着他边说边示范，得意之劲

让他瞬间红光满面，重回年轻。

如今，奉化已被国家文化部命

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布龙）之乡，

2006年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每逢节庆，舞龙已是必

不可少的助兴节目，舞出腾云驾雾、

变化多端的龙之神韵，舞出气吞山

河、搏击长空的龙之雄姿，也舞出了

人们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

好愿景。

滚龙灯

􀴁沈荣泉
小时，家里就我一个孩子，每当

过年前的这段时间，母亲就叫我帮

她料理过年的一些事，其中磨粉是

一件重头事。因为那个年代在咱农

村还没有水磨机，而汤果、米豆腐、

米馒头等这些过年时必不可少的点

心类食品,则需先把米经过浸泡后

再将其磨成粉。

磨粉的磨是由磨盘、磨嘴、磨担

和磨床构成的，磨盘是由上下两块

圆型的石块组成，分别称之为上下

磨盘，下磨盘固定在磨床里，上磨盘

有一个圆型的孔，磨粉时，一点一点

的米就是往这孔里添进去的，俗称

“添磨头”，两磨盘相交合的一面各

有一条条齿痕，叫磨槽。上磨盘的

一边有一个连接磨担的磨嘴（也有

叫磨耳的），磨担呈“上”字型，不过

那“上”字一竖旁边的半横只是一个

短短的圆柱体，当那圆柱体套入磨

嘴孔时，就可以推磨了。

磨粉，除了有人推磨外，还必须

由一个人添磨头，我人小，母亲不让

我干较费力气的推磨活，而是叫我

添磨头。

年少的我模仿性特强，平时常

爱模仿大人们在劳作中的各种动

作，虽然从没正儿八经地干过添磨

头的活儿，可我很多次看到过母亲

及婶婶姆姆们添磨头的动作，我自

然也就会模仿了。

记忆中，母亲在一边推着磨，而

我则站在磨床边，左手按着磨嘴，右

手握着一个比调羹再大一点的铜锲

（瓢），在一圈一圈地旋转着的同时，

不时地添着磨头。

添磨头，表面上看无甚技术性

可言，但分寸要拿捏得恰到好处也

非易事。当上磨盘的小圆孔正好旋

转到自己面前时，右手就要飞快地

把从身边面盆里舀起来的那一小瓢

湿淋淋的水米倒入孔里，这舀起来

的水米既要有水又要有米，其量不

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多了磨出来

的粉就不是很细腻了，太少了磨槽

齿就会磨出石粉来。而一圈一圈旋

转的速度又相当之快，每一圈都要

重复着这样一个添磨头的动作，这，

全凭自己的感觉和熟练程度。

对我们孩子来说，凡事图个新

鲜，磨粉这活儿时间长了，就会感

到极度枯燥乏味，也因此会特别容

易累，可一想到这是为过年准备的

事，也就来了精神。在我坚持不下

去的时候，我就会数数，从一数到

一百，数到两百，数到三百……有

时候，母亲会边推磨边给我讲一些

“天话”，什么老虎精啊狐狸精啊等

等。有一次，母亲索性向人家借来

了一台收音机放在推磨的地方，让

我一边听一边添磨头，如此，非但

不觉得枯燥无味，反而觉得很快乐

了！

将米磨成粉后，除做汤果不需

要再作特殊加工外，做米豆腐和米

馒头还有一个制作的重头工序。

制作米豆腐时先将水米粉倒入

尺八大镬，用米杖不断地搅动。灶

膛里用文火慢慢地燃烧着，一般以

3个稻草把为准，即3个稻草把烧完

了，一镬米头腐也差不多熟了。绝

对不能用猛火，否则会烧焦糊了，俗

语称“注底”。随着文火的慢慢燃

烧，渐渐地水米粉会越来越稠，搅米

杖的人会越来越费力，直至额上冒

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亏得邻居们

都会前来帮忙，主动地一个接一个

地轮着搅米杖。那时，我人小，还没

有力气干这活，只能坐在灶口里烧

火，等着吃米豆腐的锅巴。待到米

糊大冒热气泡，米杖往上一提，杖底

不沾米糊才算熟透，可以出镬了。

紧接着将整镬的米糊倒入洒过水的

团箕中。团箕是竹制的浅圆形盛

器，洒水是防止粘住，随即用湿的蒸

笼布将米糊压成厚五厘米左右的巨

饼状，再经过半天或一个晚上的冷

却，然后用菜刀将“巨饼”切成一个

个方块，活脱脱成了米做的豆腐状，

米豆腐的制作就这样完成了。

最有趣的是蒸米馒头，夜里，

外面飘着雪花，我和父亲坐在灶口

里，看着母亲将发酵过的水磨米粉

用一只调羹一调羹一调羹地舀到一

层层蒸笼的白沙布上，然后把蒸笼

盖上，再放到那口加好了水的尺八

大镬上，灶膛里燃着的柴火噼啪有

声，映着我那红扑扑的脸蛋。这种

时候父亲会讲《七侠五义》等书，很

快把我带入了故事情节中，忘了周

围的一切，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白嫩

嫩香喷喷散发着淡淡酒香的米馒头

出笼了，咬上一口软软的，特别香甜

可口。

记得有一次在蒸米馒头时，突

然跑进了一只滴着鲜血的公鸡，那

样子真是吓人，原来是隔壁的财岳

太公，他在自己家杀鸡，大概是技术

不太过关吧，一刀刚刚下去，那鸡就

拍打着翅膀挣扎着逃了出来，拼命

地奔跑，竟然跑进了我家，围追堵截

之下，财岳太公总算捉住了那鸡。

我不忍看这血腥的场面，但又禁不

住鲜美鸡肉的诱惑。

过年拾遗

􀴁纪红深
根据传统习俗，女儿婚后的

第一个春节要随她夫君到他老家

去过年。为了这个年，小两口和

亲家都相继早早发出了邀请，经

不住一再邀请和“诱惑”，顺水推

舟地答应了，不如去松阳感受一

个别样的年味年俗。

当日下午，乘坐女婿车上

路。一路上小两口轮着开，经过

近 4小时车程顺利抵达了松阳县

城。女婿父母已早早迎候在大门

口，七手八脚地帮着搬下了带去

的年货，就此拉开了到松阳亲家

处过鸡年的序曲。

和松阳大多数人家一样，亲

家的门口在腊月廿九也早已挂上

了灯笼、贴好对联。

亲家为这个年夜饭，整整备

了两大桌，还把他夫妻两边的兄

弟姐妹都聚在一起，女婿的外公

外婆也来了……姑兄嫂、叔伯母

先一步到，七手八脚地齐帮忙，分

工合作氛围浓浓。

唉，真叫个热闹非凡，我好久

没感受这种浓郁的传统气氛与亲

情了，让人好感动。聊间，听亲家

公说他们年年如此，往年儿子的奶

奶健在时都是摆上三大桌的，今年

还算少点了。在我看来，一顿丰盛

的年夜饭固然令人看重，但是更为

看重的是“团圆”两字。吃完年夜

饭才叫“分岁”，就是孩子们又长一

岁，大人们又老一年了。所以无论

是在外供职、求学，还是做生意的，

除夕前都会往家赶。

亲家母开心地说，过年就是

要有个过年的样子。让小孩子可

以穿新衣服，可以拿压岁钱，可以

和家人团聚。她加重语气说，最

重要的是过了一年，就意味着新

的开始，新年就会有新气象，这是

松阳人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和对自

己的鼓励。

松阳人的年夜饭不管有多少

山珍海味，春节的餐桌上，有三道

菜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黄米

果、山粉丸、八宝菜。如果离开了

这“老三样”，就不成之为松阳人

的“年夜饭”了。

山粉丸的香气透过蒸笼在厨房

弥漫，亲家母将腌白菜、冬笋等各种

素菜分别入锅炒熟，再混炒成令人

垂涎的八宝菜……刚落座的女婿就

忍不住感慨：“这才是回家过年想要

过的年味啊。”

当然，今年的餐桌也悄然地增

添了宁波“元素”，我妻子也是家务

一把好手。她拿手的咸菜笋丝大汤

黄鱼和宁波汤圆等也端上了桌。席

间的我仔细听大家交头接耳地聊

天，但却没能听懂完整的一句松阳

话。在我看来位于浙西南松阳的本

地方言，这是一种深奥的语言，带着

粗砺的音调，语调急速转弯，弥漫或

涌动着浙西南溪流的急促，在我耳

边飞速旋转，只是难以听懂其中任

何一个字或词。

除夕餐桌上，与松阳亲戚的交

谈话茬儿，大多是松阳的食文化为

主，在酒杯不断交碰和互相祝福声

中，气氛热烈，其乐融融。从细微观

察中还发现，几乎所有松阳人很少

有把筷子伸向宁波“海鲜”菜，即使

个别食用，也是带好奇或少量落几

筷，他们的热衷或兴致还是松阳自

己的食谱上，吃得津津有味。宁波

“海鲜”在此受到了“冷落”，这是我

始料不及的。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

俗。的确，地域影响和改变着在其

环境下生存的物种，真可谓是，一方

水土养育一方人。在特定环境长期

生活状态下，思维和行为习惯会逐

渐形成特有的风格与方式。

松阳无论是逢年过节或平时，

依旧有这样群聚近聊的习惯。一家

开灶，就招呼夫妻双边的兄弟姐妹

都一起过来，依旧保持着一家有难

全家帮的热情，仿佛我儿时在奉化

溪口的岁月情景。

松阳的传统过大年，从年三十

贯穿至正月十五，从拜祭、请年神、

迎财神、祭祖这些祈福活动，到乡间

农民传统式打米果、做山粉丸、炒八

宝菜，还有打麻糍、做豆腐、做千层

糕及舞龙灯、狮子灯和“松阳高腔”

等，每天上演不一般的欢乐“节目”。

在松阳过年

喜迎新春 蒋建国/摄


